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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奏折前，他曾为该不该生子犹豫
冒死为汉人说话的清朝“海瑞”李龙衮因何丧命？

□张漱耳

上疏与罢官 酷似海大人

李裀(1597～1656)字龙衮，号澹园，山
东高密（今安丘市景芝镇）人。《谏逃东疏》
总共有1300字左右，简单地说，是一封解救
汉人于水火、揭露满清贵族罪行的檄书。

话说满清贵族入关后，圈占了汉人田
地不说，还威逼失地的他们充当杂役。汉人
不堪过奴隶不如的生活，出现大量逃亡。统
治者立即紧跟制定了严厉的《逃人法》，汉人
深陷长期的水深火热之中。因客观上朝廷王
公大臣多为满人组成，汉族官吏为数寥寥，
都知这个制度是老虎屁股，哪敢有摸的？

李龙衮这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他当时刚
由礼科给事中转为兵科右给事中。清朝时六
部给事中不过从七品，成色还不如芝麻官县
令，可所在单位厉害啊，礼科相当于今天外
交部和文化部，兵科相当于国防部。58岁的他
就在兵科岗位上上了这封奏折。这与八九十
年前的明朝官员海瑞的举动非常相似。

今人了解海瑞主要通过两出戏，即《海
瑞上疏》和《海瑞罢官》，这是海大人最起棱
的两件事儿，否则不会改编为戏。上疏与罢
官，惊人相似地发生在李龙衮身上。

海瑞的奏疏，名曰《治安疏》，矛头直指
嘉靖皇帝本人；李龙衮的奏疏，名曰《谏逃
东疏》，矛头针对了皇帝及其制度。表象上看，
俩人好像胆都不小，都敢“舍得一身剐，敢把
皇帝拉下马”。但实际上，李龙衮的奏疏风险
更大，他得罪的不是皇帝一个人，还有占统
治地位的既得利益者满清贵族阶级。

当年，海瑞把妻儿老小托付朋友，然后
抬着给自己预备好的棺材板儿上疏；那么，
更有风险的李龙衮上疏前经历了什么？

同僚与妻子 谁也没拦住

首先，李龙衮写奏疏的目的和政治氛
围没法跟人海大人比。明嘉靖四十五年

（1566）海瑞写奏疏，是响应首辅徐阶开放
言论自由的号召而写，嘉靖皇帝当时收到
了很多，有喊冤的，有互相攻击的，也有拍
马屁的，只不过海瑞涉及了一个冷门：批评
嘉靖修道。海瑞知道自己的奏疏对皇帝没
鸟用，仅是为骂而骂，目的无非就是作为明
朝第一清官过一过嘴瘾，将来退休回家了
好跟人吹吹牛。因为有徐阶保着，最后皇帝
没杀他，也没流放；转年一月就大赦出狱，
官复原职。

李龙衮可不是这样，他是要揭露满清
贵族，为汉人说话。所以从初写到递交，无
一丝嬉戏之态，贯穿其中只有四个字：严
肃、虔诚。

首先，他通过斋戒沐浴后，焚香拜上，
祷告祈求后开的笔。

奏疏写成，先示同僚老乡、时任吏部代
理尚书的刘正宗，听他怎么说。刘正宗当日
刚看了个头，就说了一句：“你不要命了？”
全看完，更是凉气直冒。原来，奏疏太露骨
了，不仅顺治帝受到严辞指责，《逃人法》更
被他连用七个“痛心”批了个体无完肤。刘
正宗一再劝他慎重，以免招不测之祸。龙衮
不听，说道：“身为言官，眼看汉人受苦，我
不说话，谁还当说！”

龙衮夫人知悉后更是忧心忡忡。但丈
夫为官尽职，她一妇道人家，不能阻拦。无
奈，只得以自己无生育能力、老爷无子断嗣
为由，苦劝李裀纳妾生子后再上书。李龙衮
起初不听，说倘遭抄家灭族，子女众多，岂
不多死几人；无子女，就少死几人，这个账
还不好算。但是奏折写起正临近春节，他以
过年为由请假回了趟老家，族人一致同意
他妻的意见，逼迫李龙衮有后再上书。

一年后果真得子，李家族人又作了最
坏打算。如将金银财宝进行埋藏。据说分别

埋了50多处。为何？李龙衮留下这样的话：
一旦被冤，日后李家只要还剩一个人，也要
以此作盘缠，进京上告昭雪。

埋宝确有其事，新中国成立后还曾挖
出李家所埋宝物。

李龙衮家道富有，祖上留下的土地有
千顷以上。景芝镇上最大最气派的明楼，就
是他家的，匾额上写着“李氏之楼”。院内平房
与明楼配衬。景芝镇最大的庙宇（因在旧猪
市，一般称“猪市庙”）也为李龙衮祖上所建。
究竟多大虽然无从描述，但拆除后的场地，
日伪时期曾容纳过整营整团的练兵活动。

龙衮妻妾看到丈夫“文死谏”决心不可
动摇，忧惧其家早晚会与夫俱焚，遂视钱财
如浮云，广行善事，积德修福。原镇内有广
场叫大湾崖，也为李家所有，从那时起，所
有在此摆摊做买卖的，均不收“地铺钱”；并
在镇外周围设义田（即舍墓田。民国时期，
办理土地陈报清查时，尚有160多市亩），毫
无代价地任人埋葬或随意耕种。

更意味深长的是，李家居然出钱将从
景芝到北京的路和桥，加以整修完善，维护
畅通。并在沿途路边，每隔三十里设一砖
井，百里设一饭店，进店者不管有钱与否，
随意食宿，从不计较。沿途修路、打井、设
店，非常明显，是考虑将来自己家里人去京
告状便利而为。

皇帝与满臣 处置有不同

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二十五日，李
龙衮安排停当，把《谏逃东疏》上呈顺治帝。

顺治看罢，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让太监
把刘正宗叫来。他问：“李裀是你老乡？”

“是。”
顺治大喝一声：“他也忒胆大了！马上

派人看住他，可别让他跑了！”
刘正宗说：“不用看。过年时他特地回

了一趟老家，说把自己的后事处理明白了。
他没打算跑，好像是打算死。”

李龙衮确实没打算跑，如果要跑，就不
是李龙衮了。

也多亏了刘正宗这番话，让顺治帝的
头脑一下冷静了下来。他毕竟不想做昏君。
于是又把奏疏看了一遍，渐渐地，奏折上似
乎冒出了忠诚、尽责、正直几个字眼。

十天后，即二月十七日，顺治帝亲自召
开御前会议，将李龙衮的奏折交满清王公
大臣传阅。

那些亲王、郡王、贝子、贝勒组成的文
武大臣看后一片哗然，个个群情激昂。说胡
说八道，不杀人怎么平乱？这还弄出“七个
痛心”，简直不知天高地厚！那架势，当场把
李龙衮宰了都不解恨。

没想到，议论声息，众人眼光聚焦顺治
帝时，学了点中国历史的他说了句：“李裀
算是比干吧，但我能是纣王吗？杀他，是绝
不可以的。退朝！”

满族大臣只好另外想辙。再议，拟了这
样一个意见：杖徙宁古塔。

杖刑与流放 二者取其一

宁古塔在黑龙江省的牡丹江东岸，长
白山北部，纬度高，八月就下雪，温度零下
40几摄氏度，是全国最冷的地方之一。

宁古塔没有塔，是满语音译，宁古的意
思为“六”，塔的意思是“个”，相传是努尔哈
赤和他的五个叔叔生长创业的地方。故为
满人龙兴之地。清初时期，宁古塔荒芜一
片，人迹罕至。一年四季都不适合生活。整
个清朝约有150万人因得罪了皇家和权贵，
被流放到此当牛做马，都要经历九死一生，
最后99%的人再也无法回到关内。

顺治确实不想治李龙衮的罪，开始并
不同意这个处理意见。但最终考虑自己毕
竟是少数派，如果不照顾皇室大哥大叔们
的面子，有可能真成孤家寡人，最后也就同
意流放了，但他把杖刑免了。这个结果，李
龙衮也有点大喜过望。当时他想的是一旦
治罪，那结果可比这严重多了，全是掉脑
袋、灭门一类的。现在看到不过是“挨冻”而
已，便仪态从容，欣然上路。

不过当时很多官员知道宁古塔的厉
害，对李龙衮表示了担心。有个叫毛腾蛟的
为此写了五言诗：

朔风一朝起，严霜惨以冽。
君为秦庭哭，举国惊欲绝。
当年贾太傅，奏策肠九折。
谁知今日泪，一字竟一血。
人心本无异，天时有明灭。
出拂冀北云，独对关山雪。

圣主自辟门，吾道愧明哲。
天空日影寒，吞声已成咽。
发配不到一年，顺治帝看戏，看到了

《椒山写本》，心有所悟，联想到了李龙衮。
因为该剧表现的是明朝的杨椒山因弹劾严
嵩被害的故事。顺治看得很投入，越看越觉
得与杨椒山有相似之处，应该和剧中说的，
不应以罪人立论，当予任用。也有史料说是
在阅《杨忠愍传》（忠愍即杨椒山谥号）而心有
感触，下旨要把李龙衮召回，并“命督捕司永
著为例”（即让朝廷的督捕司记写明白，治李
龙衮罪是失策之例，今后当以此为戒）。

不管看的是戏剧还是史书，反正是同
一个人的事迹，反正皇帝的恻隐之心是引
起来了，从而让很多官员感到有些突然性
地下达了复命诏书。

光明与黑暗 就在一夜间

不知道李龙衮在万物肃杀的流放地是
怎么熬过来的，反正接到诏书时还活着。当
即，李龙衮收拾起行囊，朝着紫禁城进发。
不料，在快要进关前途一片光明时，当天夜
里突然莫名死在一家酒店里。

顺治接到的报告是病故。感伤之余，又
下诏令：准将其灵枢运回山东老家安葬。

皇帝好糊弄，老家人不好骗。顺治十三
年（1656）五月二十七日，景芝李家接到报
丧后，前去运灵枢，其中特别挑选了一个懂
医的跟着。经察验尸首，果然发现李龙衮系
非正常死亡，而是被人毒死的。

原来，李龙衮因在朝为官时，政敌遍
布。他作为言官，死都不怕，还怕其他事儿
吗？所以从不搞选择性执法，啥事儿敢管，啥
人物敢碰，苍蝇老虎一起打。以致朝廷公卿
都以他为惧。他们私下交流叮嘱的一句话就
是：“勿令山东二李知”。“二李”一是他，二是
掖县的李森先，时为朝廷监察御史。别看他
俩官品不高，可管的事让腐败分子紧张。只
要是有尾巴被他俩揪住，不是吹，说几句话，
写几个字就可以要他们的命。《谏逃东疏》是
李裀写的最后一个奏疏。在此之前，他先后
给皇帝上过十四个奏章，其中十个是揭发贪
污（也旁涉选贤任能）的；三个是为民请命、清
查屯田和安置流民的；一个是劝皇帝缓于谒
陵的。清初，百废待兴，官员腐败，收钱办事就
算好的了。所以朝廷很重视腐败的治理。吏
部郎中宋学洙典试河南时，干下龌龊事，闹
出了嫖妓“性丑闻”。李龙衮据实弹劾，皇上立
马撸了他的官。当他被流徙时，那些屁股不
干净的官吏自是庆幸。今得知皇上要让他回
朝，这些人害怕了，他们勾结早就对他恨之
入骨的满族亲王，合伙买通使者，在饭店饭
菜里下毒，将他杀害。

为了给李龙衮申冤，景芝李氏后人多
方奔走，先于当年七月十三日向刑部递交
诉状，但刑部批了个“无所凭”；八月十四
日，又找户部。户部则批曰：“流徙人犯原系
刑部执掌，当咨刑部”。刑部相当于公安部、
户部相当于财政部，两部互相推诿，致使其
冤终未得申。

别看李龙衮已死，但他的《谏逃东疏》
活着。不久，顺治帝完全接受了李龙衮的观
点，承认《逃人法》法过苛重，已经不合时
宜。顺治十五年（1658）五月，他专门下谕
曰：惩罚捕捉逃人的事情，我多次开会强调

（督捕逃人事例，屡令会议），要量情申法。
可几年来逃人不止，牵连多人。我听说有的
居然假冒逃人，把人家多少有点家底的指
为逃法中的窝主，来挟诈人家，祸害人家，
(闻有奸徒假冒逃人，诈害百姓，将殷实之
家指为窝主，挟诈不已，)是可忍孰不可忍！
再这么干，我就不客气了！顺治帝括号里这
些话基本属龙衮奏折的盗版，话都说到这
个分上了，逃人祸终于在顺治的三令五申
下渐熄。

李龙衮为民请命的奏折有了效果。至
此，龙衮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说起中国古代的清官，很多人自然而然就会想起海瑞。其实，论起刚直不阿
的骨气和视死如归的勇气，一位清朝初年的安丘老乡比起海瑞来不遑多让。近来
连续的严寒天气更让我想起他，因为这位值得尊敬的前贤曾被流放到东北一个
气温零下四十几摄氏度的地方，最终熬过来了，却又莫名死在了回归紫禁城的路
上。这位清朝官员姓李名裀，号龙衮（特喜这个号，本文即以号相称）。说他的事，
须翻出其古籍《奏疏》中的《谏逃东疏》。就是它，让李龙衮丢了官职丢了命。

《《景景芝芝李李氏氏家家记记》》里里的的李李龙龙衮衮像像 古古籍籍《《奏奏疏疏··谏谏逃逃东东疏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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